
CH/ST/231 

 

洗碗机摆盘之道：有人规行矩步，也有人从心所欲 

 
这世上有两种人。一种人随便把脏碗塞进洗碗机，扔个洗涤凝珠，开关一按，就继续逍遥快活。而另

一种人，看着前面那种人这么干，眼睛就会不由自主地抽搐。 

我丈夫当属后者。不仅如此，更糟糕的是，在我已经把脏碗碟拾掇进洗碗机后，他还要重新摆弄一番

才肯作罢。 

真是不可思议，我居然还没跟他离婚，尽管我相当确定这是个正当理由。他这种反社会倾向，我不是

没跟他提过，更别说现在还在这样一份全国性报纸上提这事儿呢。毕竟，没什么比当着一个女人的面

把她的脏碗碟再折腾一遍更让她火冒三丈了。不过，这压根儿无济于事，他照旧跟那儿转悠，伺机在

我按下启动键之际扑过来掺和两脚。当然了，我本可以安慰自己，就当有个永久的洗碗机装盘工嘛。

可那随之而来的沉重叹息声，让我觉得脑子都要炸了，就好像他在生活中遭受了天大委屈似的。 

最近在英国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，在家务琐事上，夫妻双方一周要拌嘴五次左右。才五次？我只当他

们的另外一半经常在外工作不在家吧。 

只要我丈夫在家，他绝对会努力干好他的分内活儿，这点倒毋庸置疑。只不过我俩看待事物和处理问

题的方式截然不同罢了。好比如说，他老觉得楼梯扶手末端是挂他外套的绝佳位置，可我却认为，外

套的最佳归宿理应是楼梯下的衣帽架。那是我专门为挂外套组装的全新衣帽架，大家的外套都挂上面

呢，就他不挂。 

再比如，我做饭的时候，他免不了给些有用的建议，像是：“你确定煮够时间了？”至于我对这类好

心提醒的反应？罢了，还是少说为妙。 

我丈夫还对垃圾回收、堆肥等一切跟垃圾桶挂钩的事儿情有独钟。我，呵，打死我也不想靠近那个臭

气熏天的棕色带轮垃圾桶。他倒好，照常把厨余垃圾收一盘子里，搁我那厨房灶台上，准备出门的时

侯再顺带捎到那轮式垃圾桶里。哎哟，可你瞧嘛，都到隔天早上啰，垃圾还在老地方原封不动！ 

每次一扯到干家务活儿，我就感觉跟前有场海啸在等着我去对付。家务活儿一波接一波，哪里做得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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